
一组照片。

第一张，灿烂的腊梅林。

十四岁的少女站在树下，鼻子和脸颊都被冻得红红的，粉红

色大衣映衬着鹅黄色的腊梅花，眼眸中尽是羞涩，流转着欲语还

休。

谢语清的指尖从照片上划过，划过少女的卷发、衣服和鞋

子，最后回到少女的脸上。

情窦初开。

分明是酷冷到极至的冬天，为何这照片看起来却那般春意盎

然？

第二张，奔腾而下的瀑布。

瀑布落入潭中，溅起水花无限。头扎马尾的少女挽着裤管站

在竹筏上面，歪头一笑，露出整齐洁白的牙齿。

那么快乐。

那么张扬彻底、没心没肺地快乐着。

第三张，密林静幽。



”电话声大作。

斜晖脉脉的林间小路上，静静地停放着一辆单车。少女坐在

梧桐树下，垂眼，表情无限温柔。她的膝上枕着一个人的脑袋，

那人脸上盖了本书，似乎是睡着了。

好一派的安详温馨，透过相纸，扑面而来。

谢语清将相框盖倒。三张脸从她眼前消失了，仿佛岁月一去

不回。

置身处，是个大书房。阳光从落地窗外照进来，整个房间被

光线一分为二：阳光照到的地方，明净亮堂；阳光照不到的地

方，阴暗清冷。

而她，恰恰坐在交界处的沙发上，身子浸在阳光里，脸却隐

没于阴影中。形体一如性格，切割成二。

“滴铃铃

她坐着，伸手接过来。

“清清，是妈妈。”电话那边停了一下，半响后又说，“东

西收拾好了吗？该出门了。”她有些木然地点头，嗯了一声。

“临走前记得打电话跟叔叔伯伯他们道个别。”

“嗯。”

“那好，我们三小时后机场见。”咯哒一声，电话挂断了。

她听着话筒里的嘟嘟声，有些恍惚不知身在何处。

视线落到桌上最后一帧竖立着的相框上，照片里，是张忧郁

的脸。

眼眸不再羞涩、不再温柔，也不再快乐。背景是人来人往的

医院，那少女站在医院门口，凉凉一双眼睛，漠然地注视着这个



世界。

爱与哀愁，从来都是不可分离的连体儿。

青春那么残酷，在一瞬间便将她的世界彻底颠覆。十七年的

岁月成了一场笑话，而笑话里的其他人依旧扮演着各自的角色，

勤恳而麻木。

谢语清用手捂住脸，深深地埋下头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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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中都已经全部

秋季的校园里，梧桐叶红成了一片。几个学生趁机把画板搬

了出来，将美丽风景细细勾勒。

铅笔平举到眼前正在估算尺度时，一道人影如幽灵般闯入视

线之中。

长发，黑色连衣裙，素净的脸上表情凉凉的，仿佛遗世独

立

季悠然的手停住了，望着那个少女，如此强烈的对比色彩，

实在让人很难忽视她的存在。

”声音清脆，像夜间自屋檐上滴落的雨珠，“法

意识到他的注视，少女直直朝他走过来。

“请问

学系的新生该去哪报到？”

“你是新生？”季悠然微微惊讶，“新生

军训完毕入学了，你现在才来？”

“你只需要告诉我去哪报到。”少女说着，眉眼间散发着一

种让人看不顺眼的高傲。

季悠然收起画板，“跟我走吧。”

身边几位同学愣愣地望着这一幕，有些不敢置信竟然有人敢



这样跟学长说话，尤其这个学长还是季悠然。

但季悠然很平静地在前带路，脸上没有丝毫不快，穿过大半

个足球场，推开某幢教学楼的大门，一位教授正好抱着资料走出

来，看见他便笑着说：“悠然，恭喜你啊。听说已经决定下来学

校餐厅最后采用你的设计了。

“谢谢教授。

“好好干，前途无量！”教授赞叹着离去。季悠然回头，少

女站在离他七步远的地方，听见他们的对话后眼中反而露出一丝

嘲弄，虽然很不明显，但他就是看出来了。

这个学妹很奇怪⋯⋯

季悠然继续往里走，到二楼第四个房间时敲了敲门，门开

后，好几个老师模样的人在那闲谈聊天。

“李老师，有个法学系的新生来报到。”他让开，露出静立

在门口的黑裙少女。

年有四旬的胖妇人像想起什么似的，恍然大悟地说：“你就

是那个什么谢⋯⋯谢⋯⋯”

“谢语清。”少女不冷不热地接口。

“哦对！谢语清！”胖妇人的神态完全走样，连忙放下杯子

站起来，“你总算来了。校长亲自吩咐说让你住七号楼的

室，入学手续什么的谭夫人也已全部办妥，你只需在这里签个字

就可以了。

校长亲自关照的人？季悠然望向谢语清，难怪尽管穿着朴素

得不能再朴素，依旧觉得她有种高不可攀的味道，原来真的来头

很大。



点送到，有人会帮我布置妥

”

谢语清接过胖妇人递过来的笔，在名册上签了自己的名字，

她的字体很特殊，横笔向上倾斜，竖笔却极其端正笔直，由字见

人，她的性格应该是非常刚烈的那种，还带了点游走边缘的叛

逆。季悠然刚那么想，就听另一个老师问他：“悠然，看见你弟

弟没有

个名字，可是

“季洛这个时候应该在游泳馆。”季洛是他的弟弟，说起这

大最最瞩目的焦点所在。

“看见他帮我带句话，就说老师很久没见他了，很想念他，

请他有空来看望看望我老人家。”幽默的导师以另一种方式诠释

某学生的长年缺课。

季悠然听了不禁莞尔：“好的，我会告诉他。”

那边谢语清拢了下头发说：“还有什么吗？”

“没了没了。”胖妇人接过名册，很是热心，“那我现在就

带你去宿舍看看吧。”

“不用。我的行李在下午

当。”她说这话的时候，眼中又露出嘲弄之色。看在季悠然眼

中，更觉好奇。

走出教学楼大门时，外面的阳光让谢语清眯起了眼睛。仰首

看天，由于这个城市的空气质量问题，使得天空看上去也灰蓝灰

蓝的，郁郁的像是种错误。

她忽然回头，跟在她身后的季悠然不禁脚下一停。

漆黑双眸在他脸上转了一圈，扬起眉毛，“你现在知道我为

什么会这么晚来校的原因了？”未待他回答，她又说道：“因为

我是编外的学生。没听明白？也就是说我不是考进来的。我高考



，更何况他还有个非常出色的头

分数只有 分，却能和你们一样跻身这所一流学府，念最好的

专业，你是不是觉得很不公平？”她笑，像在笑他也像在笑自

己。

“有关于我的八卦新闻到此为止，还想知道什么的话自己慢

慢挖掘。”她斜睨他一眼，转身离去。

季悠然就这样看着她渐行渐远，她的背挺得很直，明艳阳光

照在她身上，就好像全被她的黑裙吸收了，难再明亮。那个背影

令他想起蝴蝶梦里的管家丹佛丝 瘦、高、隐晦，以及秘密。

这个女孩身上有故事。他直觉地感觉到这一点。

谢语清的名字在三天后震撼了整所校园，却不是因为她的来

头和身份，而是她干了件令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事情。

事情起源于备受瞩目的秋季辩论大赛，尽管所有参赛的队伍

都在擦拳摩掌，准备大展手脚，然而人们心里有数，很有可能本

次大赛又将成为某个家伙的个人表演。

大第一问题学生

这个家伙，就是让老师们又骄傲又头疼、令女生们又爱又

恨、令男生们又崇拜又嫉妒的 季洛。

因此当他最后懒洋洋地走进赛场时，观众席上顿时起了一阵

骚动。他长得极帅，犹如日本漫画中的美少年，异常柔和的线条

却硬是勾勒出深邃的轮廓和眉眼，唇角总是微微向上扬着，笑得

又懒散又邪恶。

光是外形已经迷死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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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 级法学系的他，向来被师生们公认为第一才子。美貌＋

才气＋性格魅力，谁能逃过这样的诱惑？

铃声一响，辩论就进入白热化状态。学子们引经据典、唇枪

舌剑无所不用其极，而季洛却是双手环胸气定神闲地听着，直到

自由辩论环节进行到一半时，他才站起来，很简洁地问了几个问

题，反方顿时如临大敌，拼命解答，于是他再问，反方再答，将

对方层层套住。问一个问题，他自己先已经有答案，当反方一疏

忽回答不出时，他就自己作答。如此一来，反方阵脚顿乱，而他

反而愈加显得云淡风轻，好一招连环计。

看他辩论，犹如兵法家布局，场场不同，次次精彩，实在令

人听得大喊过瘾。如众人预料的那样，这次辩论赛又成了季洛的

独家秀，一时间，台上只看得见白衬衫蓝外套的他，再看不到其

他人。

最后正方以压倒性的姿态胜出，评委颁发最佳辩手奖时，一

人突然自观众席上站起，在众目睽睽下走到季洛面前。

依旧是黑色长裙，在一片蓝白中尤显突兀，然而那目光炙

热，盯着他，出奇的亮，直欲将灵魂燃烧。

“季洛，”她说，刚好对着话筒，声音清晰地传遍了整个大

堂，“你有女朋友吗？”

众人顿时朝一个方向齐齐望去，她顺着视线回头，看见第一

排观众席上坐了个女孩，俏丽的短发抢眼的五官，容貌不是一般

的美丽。

她只看了一眼，便重新将目光对准季洛，非常坚定地说：

“从现在开始她不是了，我叫谢语清，是你的新女朋友。”



研究生楼

四下顿时一片哗然，连颁奖的老师都一脸无措地站着，手里

还握着那个奖杯，给也不是，不给也不是。

短发女孩从位置上跳了起来，就在那时，季洛勾动唇角，说

了句更让人跌破眼镜的话：“荣幸之至。”

就这样，谢语清成了这一季的流言中心，也很戏剧性地成了

大第一问题学生的新女朋友。

的房门被人自外打开，朱红色的休闲薄毛衣晃

动着，走进收拾得整整齐齐纤尘不染的房间，一人正在电脑前全

神贯注地画图。

季洛绕过他，径自躺到床上，双手枕脑望着天花板，若有所

思。

意识到他的存在，季悠然放下鼠标回看了他一眼，“有

事？”

“觉得有点没意思。”

季悠然哈地笑出来，“你也有无聊的一天？你有多久没上课

了？”

“国际法的老头很啰嗦，不想听他浪费时间。”

“你自己有分寸就好。”季悠然回头，继续对付他的图。

“学校餐厅已经决定采用你的设计了？”

“嗯，不过有几个细节还要修改。找我有什么事？”两兄弟

感情虽好，但这个弟弟很少粘着他，像今天这样神思恍惚，真有



”季洛指指自己的左脸，“我被梓彤打了

些不对劲。

“你没看出来吗

一耳光。”

“看来她下手并不算重，你英俊的容貌还得以保全。”

“为什么每个和我分手了的女朋友都恨我恨得要死？”他真

是想不明白，这个时代都提倡好聚好散，可他的每段感情通常都

会换来一巴掌收尾。

“因为你活该。这次又是为什么分手？”

季洛的眼睛亮了起来，“有个很有趣的女孩当众向我表

白。”

“于是你为了不让这个有趣的女孩尴尬，所以选择让你的现

任女友受伤？”一针见血。季悠然经常想，如果季洛不是他弟

弟，他可能看都不会多看一眼这种男生。

没错，他的确才华横溢，英俊迷人，但另一方面被人宠得无

法无天，肆意妄为，说得好听点叫有性格，说得难听点就是不负

责任。

。

不过这个时代崇尚另类，就像飞蛾扑火一般，爱上他的出色

也必将接受他的堕落，女生们纷纷趋之若

“她身上有吸引我的气质。”

“这似乎是你每一任女友的特征。”

季洛瞪眼，“真见鬼，明明知道你会不断地打击我，我为什

么还要跑你这来把心事说给你听？”

“也许只不过是因为你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其他人会打击

”季悠然干脆站起来走到床边，很温和地看着他，柔声说，



“你心里其实很难过吧 因为伤害了梓彤而觉得不安，但另一方

面又觉得自己不能为她改变，所以很矛盾，希望有人能为你解开

这个心结。”

季洛苦笑，“毕竟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兄弟，你真了解我。”

“那么，和梓彤分手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别告诉我是因为那

个有趣的女生，她只是恰逢其时的某个借口，对不对？”

“你应该去读心理学，而不是建筑。”季洛 了一下额际的

头发，目光变得沉静而悠远，“她把我的感情变成了责任，这让

我觉得很沉重。”

“比如？”

“她讨厌某个人时，就会要求我也讨厌，如果我和对方说几

句话，她就生气，半天不理我。因为她觉得，当我与人起冲突

时，她会全力不问对错地维护我，所以我也应该同样地对她。然

而，我非常不喜欢不问事由莫名其妙地去讨厌我本不讨厌的

人。”

”

“即使那些人得罪过或伤害过你的女朋友，你都不会因此而

讨厌他们

“什么意思

季悠然笑笑，“没什么，也许只不过是因为你爱得还不够多

吧。”

“是这样吗？”季洛望着天花板，再度陷入沉思。其实他很

喜欢夏梓彤，她是他这些年来交往过的女孩中最欣赏的一个，她

聪明，有才华，漂亮，性格开朗，为人热情，又有那么一点点的

淘气。惟一美中不足的就是她的是非观，她认为对她好的就是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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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就是⋯⋯”

人，对她不好的就是坏人，看人处事永远感性大于理性。这种性

格一方面很迷人，让受她维护的人备受感动，但另一方面，看在

理智的他眼中，便成了缺陷。

也许，真的是爱得不够多吧⋯⋯所以厌倦了，借着那个女孩

的大胆表白与她分手。

“她呢？你的这任新女朋友又是个怎么样的女孩？你确信她

不会是第二个梓彤？”

“但凡见过她的人，都绝对不会认为她们有任何相像的地

方。

“这么肯定？”

“是。”季洛从床上跳起来，拐住哥哥的脖子说，“饿了，

一起去吃饭？”

“你应该有比我更好的选择。”季悠然很含蓄地提醒他有女

友。

季洛却回答：“她对我来说和个陌生人没什么两样，暂时，

我只想跟和我相处了二十年的老选择一起吃饭。”说着硬是把他

拖了出去，快快乐乐地走出研究生宿舍楼。

刚走到门口，季洛的脚步就停住了。

不远处的林荫小道上，一人负手而立，静静地望着这边。

咦，谢语清！她在这干什么？

季洛拐着哥哥脖子的手放了下去，唇角泛起一丝笑容说：

“对不起了老哥，为了让新选择变熟悉，我决定放弃我的老选

择。

季悠然顿时一惊：“你是说



嗨，在干吗？”

“没错，她就是我的新女朋友。”季洛小跑着走了过去，停

在谢语清面前，

“等你。”

这个答案令他的虚荣心大大满足，于是眉开眼笑道：“你怎

么知道我在我哥这？”

“他是你哥哥？”谢语清的目光落到季悠然身上，没什么特

别的表情，似乎那天的事情根本没发生过一样。

“是啊。来，介绍你们认识。”季洛说着，伸出手扬了扬

眉。果然，他的新女友很合作地把手交给他。两人手牵手走到季

悠然面前。

“这是我哥季悠然，建筑系的研究生，这是谢语清，这届法

学系的新学妹。”

既然她装作不认识他，季悠然也懒得揭穿，当下点头道：

“你好。”

“不，我不好。”谢语清再次语出惊人，季悠然不禁一怔，

而季洛却哈哈地笑了起来。

事情到这分上，他也只能硬着头皮问下去：“为什么？”

“我发现我好像得罪了男友的哥哥，所以觉得有点不安。”

她虽然这样说，但脸上半点不安的样子都没有。

“然后？”

”

“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一点信心？”

“比如

谢语清挽住季洛的胳膊，一眨不眨地盯着季悠然说：“祝

福。”



在稳固自己的女友地位，比如

这个女孩很特别，也很聪明，她懂得如何把握机会。虽然目

前他仍是看不出有任何她喜欢季洛的痕迹，但她很明显已经开始

取得对方哥哥的认同。

只是这样咄咄逼人的方式，换了一般人还真是招架不住。

季悠然微微一笑，“放心，真爱绝对长存。”说完转身进

楼。

他在暗示这不是一次真爱？谢语清转眸，对上季洛的眼睛，

季洛的眼里有淡淡的笑意，还有些玩味，像个孩子看着一样新玩

具，谁也无法保证那个孩子的兴趣和喜欢会保持多久。这样的爱

情，既脆弱，又危险。

然而，她就喜欢这样的挑战。这只是一场游戏，而所谓的游

戏，不过是种掠夺。

于是谢语清回予季洛同样飘忽的笑意，说道：“一起去玩旱

冰壶？”

”季洛眼睛一亮，微微惊讶，“你会

“你会。”

他轻眯起眼睛，笑意加深，“我会的很多。”

“可是能陪你的人却很少。”

的确，他对攀岩、击剑、室内模拟射击、蹦极等时尚运动都

极为热衷，然而，这些运动就大学生而言喜好者仍属少数，一来

消费太高，二来学业繁忙，三来体力不支。种种原因，造成他出

去玩时只能形单影只。季洛听到这里，扬眉说：“我的女朋友们

都对此表示很反感。”

第一，恭谢语清说：“第一，是你的‘以前的，女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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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你，你终于碰到一个不反感的；第三，这个女朋友不但不反

感，而且能够和你一起玩。”

见他怔住，她学他的样子扬了扬眉，“不相信？”

季洛长吁口气：“我好像无意中得到了一件宝贝。”

这次谢语清不再答话，拉着他的手离开。

两人的背影渐行渐远，落在另一人的眼中，成了讽刺与残

忍。

的房门再次被人敲响，季悠然放下鼠标去开门，边走边

说：“怎么，忘了拿什么东西吗？”见到来人时微微一怔，“梓

彤

门外的少女正是活宝弟弟的下堂女友，

梓彤。

“可以谈谈吗？”她的脸色看上去不太好，周身充盈着一股

不稳定的气息。

”季悠然让开了门，“请进。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我⋯⋯”夏梓彤欲言又止，几番踌躇，最后一跺脚说，

“算了，我没什么要问的，打搅了！”转身就想匆匆离去。

“如果你是想问我关于季洛的一些事情，我想我能帮得上

忙。”一句话，很奏效地让她止住了脚步。

季悠然走到饮水机旁倒了杯热水，递到她面前，夏梓彤咬了

咬唇，接下了。

”



抖着，八分满的

“我要说的只有三点：一，他喜欢自由；二，他并非薄情之

人；三，他的脾气真不算太好。”

夏梓彤抬起头，颇觉惊讶，他怎么会知道她想问什么呢？季

悠然，季洛的哥哥，虽然被老师们一致认为是最有前途的建筑系

学生，但他为人很低调，通常都是好一阵子沉寂以后，忽然传出

他的某个设计又得到某某认可的新闻，然后又继续沉寂。因此，

在校园里风评虽好，但并不瞩目，尤其是他还有那么一个灿烂得

堪比阳光的弟弟。但是此时此刻，站在她面前的这个青年，有着

一双平静祥和的眼睛，让人觉得很舒服的同时又会震惊于其内蕴

藏的睿智。也许，来找他，真是找对人了⋯⋯

她的目光开始变得很苦很苦，溢满疲惫。

“其实，我也觉得累了⋯⋯”她开口，慢慢在椅子上坐了下

去，“这段感情走到这一步，像滚雪球一样，已经越来越大，越

来越重，压得两个人都喘不过气来。我爱季洛，我用整个身心在

爱他，可是，他依旧在游离，像阵风一样，怎么抓也抓不住。这

种感觉让我觉得很不安全，很空虚，于是就更想抓住，但就因为

这样，反而令我失去了他⋯⋯”

夏梓彤一只手捂住脸，另一只手里的水杯

水在里面摇晃不定。季悠然心里暗暗叹了口气，将她手中的杯子

拿走，“你的希望是什么？”

“你和他一起长大，应该比任何人都了解他，那么，请你告

诉我，他是那种会后悔的人吗？”

季悠然沉默了片刻，回答：“我记得小时候，妈妈曾给我们

两只苹果，一只很大，但小的那只更红些。我让季洛先挑，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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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小的。”

夏梓彤听得非常认真。

“但结果是，红苹果却不甜，季洛咬了一口后就扔给小狗吃

了。我提议将我的苹果分一半给他，他拒绝，说：‘每个人都需

要为他的选择付出代价。’那时候，他才五岁。”

“你在暗示我，他不是个会挽救感情的人？”

“应该这么说，当他知道自己做错一件事时，他选择下次不

再犯同样的错误，而不是尽力去弥补这次的错失。”季悠然温和

地望着她，淡淡地说，“所以，想开些。”

他在暗示她放手，连他也这样对她说

声喃喃：“我的姐妹们都叫我死心，都说这种烂人有什么好牵挂

的，他太自私了，从来只想到我让他有多么多么累，却不曾为我

考虑半分。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那么舍不得，一想到

失去他我就觉得自己失去了整个世界！我完了，季学长，我完

了⋯⋯”

“你没有完。”季悠然半蹲下身，平视着她的眼睛，柔声

说，“去背负别人的快乐，或者让别人来背负你的快乐，都是不

明智的。你的世界不应该只有爱情，也不应该只有季洛。”

“可以吗？可以做到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夏梓彤苦笑着

摇头，“要那样就不是爱情了。我承认我是个傻瓜。”

“你可以不当傻瓜。”

“不！我愿意当傻瓜，如果季洛肯回头，我愿意当那个傻

瓜！”她说着，紧紧抓住了季悠然的手，像个溺水之人抓住了一

根救命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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